
第一章 遇難逢因緣

北陵，雪原聖山之巔。

啪！

揮舞兵刃使出致命一擊，當魔頭的鮮血濺上她的臉，她內心微凜，恍惚想著——

原來嗜食人肉、飲人鮮血的魔教頭子，即便行事作風邪惡殘暴，兼之武功高強再

加上懂那麼一點兒神鬼之道，身體內的血也是帶著溫度的。

此獠……好難殺啊！

但她到底將這魔頭徹底了結，完成北陵君上所下達的刺殺旨意。

她，雙親不詳的孤兒一枚，沒有真正的姓與名，自她有記憶以來就是北陵國「百

花殺」中的一員。

當今的廣土中原分作東南西北四大邦國，分別是東黎、西薩、南雍以及北陵，而

北陵的「百花殺」等同於其他國家由帝王一手掌握的隱衛，「百花殺」直接聽命

於北陵君上，不受朝野內外任何勢力所驅策。

怎麼被帶進「百花殺」，她一丁點兒都不記得了，但在「百花殺」中吃過的苦、

受過的難，就如同燒紅熱鐵活生生烙下的印記，八成輪迴個三生三世都不可能忘

卻。

幼時日子過得很苦，永遠有練不完的功、受不完的試煉，但「百花殺」確實教會

了她在這世上的生存之道，給了一條無依無靠的生命壯大自個兒的機會——

她通過無數考驗，最終爬上北陵王家御用殺手榜的首席，在「百花殺」中名喚「桃

夭」，是北陵最最厲害的殺手，也許哪天還可以跟諸國的好手較量較量……呃，

不——不不不，是她想偏了！完成這一次君上交付的任務之後她就海闊天空了，

哪裡還須跟誰較量？

她十三歲執行第一次暗殺任務，到如今也已過去十三個年頭，年二十有六的她好

不容易才逮到這般機會，是當今的北陵君上親自下達的旨意，只要有誰能滅掉日

益壯大的魔教，解決這一股威脅到北陵王庭的江湖勢力，那麼君上便能應允那人

一個請求。

而她所求之事對於一位高高在上的大王當真不難。

她不要金銀財寶，更不求高官權勢，只想著……就任她徹底脫離「百花殺」這個

組織，任她自由自在去逍遙過活。

她辦到了，終於。

魔教一年一度的拜火大典，每回都得奉上一名年輕女子作為祭品，三個月前，她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成功地讓「清純無辜」且「柔弱可人」的自個兒被教徒們

逮住並被選上成為祭品，被當成一頭無害的「小羊羔兒」送進了魔教的總壇，等

著被宰殺放血。

她還真真沒料到，魔教的總壇竟然就在北陵的聖山上。

這一座被北陵王庭釋義為「君權神授」且被普羅大眾視為「應當」護佑北陵百姓

們的大聖山，原本有著源源不絕靈性的深山之處卻是被魔教完全佔領，鑿穴挖洞

破壞成千瘡百孔……真要說，這座山的氣數也該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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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幾年前曾來過雪原聖山，如今與過往相比，她幾乎感受不到生氣，即便山巔上

朔風如刀、獵獵猙獰，鑽進她鼻中卻是沉沉死氣和腥臭味。 
北陵那批養尊處優的神官們一天到晚只知耍嘴皮子裝神弄鬼，依她所想，君上就

該把那些人全丟到聖山來與天地共修，看能否將靈氣重聚回來，不過在那之前，

這座山九成九是得「收拾」一下才好…… 
拋掉隨手奪來的一雙兵刃，目光從魔頭那張已了無生氣的面容上收回，她徐徐回

首，映入眼底的是橫七豎八倒成一片的屍體。 
聖山山巔的萬年雪被鮮血染紅，乍見下宛若紅花開成堆，她不覺膽寒心顫，只有

滿滿的如釋重負。 
她本來就不是什麼好人，習得一身殺人技，為帝王家賣命罷了，但她已然厭倦了，

藉著此次完成這一項艱鉅的王命，終於能跟北陵王庭圖個「好聚好散」，與「百

花殺」斷個乾淨。 
她要去過自個兒的小日子，天地任逍遙，再不須刀口舔血、時時如履薄冰。 
她要吃香喝辣，大口吃肉大碗飲酒，再不必為了完成刺殺任務而避免吃氣味濃烈

的食物。 
她要賞春花秋月、夏空冬雪，好好享受每一年的四季，學著尋常百姓們的活法有

滋有味地走一遭紅塵。 
她還要……還要…… 
「嗚……好、好冷！」狠狠打了個寒顫，心頭一鬆，內勁一弛，向來怕冷的她便

有點兒受不住，何況經此大戰根本不可能全鬚全尾、毫髮無傷！ 
胸腹驀地一頓翻騰，她終是沒能穩住被打亂的血氣，雙膝跪地大嘔，她連吐數口

鮮血，濺落在雪地又似紅花瞬開，她額上滲出的冷汗迅速凝作冰霜，內息亂得令

她雙耳嗡嗡鳴響。 
殺手的本能令她在紊亂中仍保有一絲清明，覺察有異的瞬間她猛然抬首，指間捏

著的小雪塊當即要以暗器手法打出，卻又生生止住。 
來者是個十二、三歲的少年，她潛入魔教的這三個月來在雪原聖山中見過他好幾

回，推估應該也是無辜被擄了來的孩子。 
魔教以人為祭，大魔頭尤其喜愛美女與美少年，這少年生得清秀靈俊，養在教中

等著被宰殺也是預料中事。 
是說……對方的名字叫什麼呢？ 
唔，算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與他都活了下來！ 
桃夭深吸一口氣，勉強壓下那一股欲要再次躁動的氣血，雙腿站直挺起身軀，一

步步朝少年邁去。 
對方雙眸眨也不眨，筆直望著她，似驚愕似崇拜，若恐懼若釋然，更有著她無法

意會的情緒。 
蹣跚幾步之後，她在少年面前停住身形，俯視他淡淡啟唇，「我見過你在山腹中

的許多洞穴內穿梭，魔教中的糧倉以及藏著金銀財寶、雪襖錦衣的庫房，想必你

也不陌生。」略頓，她微勾唇角，嗓調更為徐緩道：「那些能為難你、折騰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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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不在了，你這就把想要的東西穿好帶足，下山去過你自個兒想過的日子吧。」 
道完，她不再關注少年一眼，費力提起一口內勁，雙腿發勁，如山巔上的狂風般

倏地撤身消隱。 
 
 
北陵，王庭後宮中。 
她遭到狙擊了！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解決掉雪原聖山上的魔教勢力，回到盛都向君上匯報一切後，

桃夭真真沒料到，自身會成為詮釋「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一例。 
唔，整個事發過程其實挺可笑也挺驚嚇。 
這世上能令她感到好笑或愕然的事兒已然不多，那坐上北陵王位不到兩年的年輕

君上倒是一口氣兒全辦到，也算他能耐。 
她完成艱鉅任務，負著傷入宮覆命，當君上問她想得什麼封賞，她便再一次提出

欲從「百花殺」隱退並獲自由的請求，除此以外任何賞賜都不求，年紀較她還小

上幾歲的君王竟用深情款款的目光望著她問道—— 
「孤傾心於卿已久，實有納卿為妃之意，卻不知卿意下如何？」 
聽君上這般一問，她還能不感荒謬？不覺錯愕震驚嗎？ 
她清楚自個兒是個頂尖殺手，放眼整個北陵……噢，不！是放眼廣土中原的東南

西北諸國，她肯定都是最頂尖的，年輕君王不肯輕易放走她，她可以理解，但對

她使出美男計且以妃位引誘，說「傾心」她已久……鬼才信啊！ 
她沒翻臉，因為能善始善終方為大幸，可是遭她委婉拒絕「情意」的君王翻臉比

翻書還快，虎狼軍早已集結於宮殿外，惱羞成怒的年輕君王一聲令下，她隨即遭

重重包圍。 
憑她的本事要突破虎狼軍的包圍其實不難，即使她剛歷經雪原聖山上慘烈的一役，

傷勢尚未調整痊癒，即便面上不顯，實則連一個簡單的呼吸吐納都讓五臟六腑隱

隱作疼。 
真正讓她頭痛的是……君王不僅動用虎狼軍之力，亦令「百花殺」的眾好手埋伏，

而領命對她痛下殺手的正是「百花殺」中的大頭目——菊墨。 
菊墨與她皆是孤兒，且是同一批被帶進組織裡培養的幼苗，她的殺人技比菊墨強

上半分，但相較她獨來獨往、慣於單打獨鬥的風格，菊墨在統領眾人與佈局上表

現得甚是出色，所以「百花殺」中代表首席的「菊」之稱號最終歸給了他。 
君王言而無信，虎狼軍剽悍無情，「百花殺」的埋伏兇狠棘手，但沒關係，她到

底是最最厲害的，關關難過那她就關關闖過。 
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她的優勢就是君王離她並不遠，即便虎狼軍裡裡

外外將她圍住，卻防不了她見縫插針式的突襲。 
北陵君上成為她的保命符，挾帝王在手，任誰都不敢對她輕舉妄動，直到遇「百

花殺」眾好手設陣圍攻。 
「百花殺」的陣形攻守兼備，陣勢一啟，頗有「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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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他橫，明月照大江」的味兒，當真牽制得她一時間施展不開，迫使她必須捨掉

君王才能奪一條生路。 
於是乎，君王被菊墨趁勢救回，而她到底也暫時脫身了，卻免不了傷上加傷。 
「嘔——」 
北陵盛都內的某條不起眼的小巷中，桃夭避在暗處，紛飛的細雪該死地映出滿地

月色，她發顫的單薄身影隱約被鑲出微光，當低首噴出那一口再難壓抑的洶湧液

體，雪地忽落一灘血紅，鼻間隨即漫進腥甜氣味兒，血的腥味更易暴露她的蹤跡。 
稱霸殺手界多年，她著實未受過如此嚴重的傷，皮肉傷其實不值一提，內息極度

紊亂才是最最致命的大傷。 
不成了！好……好冷啊…… 
她不想把命斷送在這個冷得要命的地方。 
她還不能死，就算死，她也得好好地、愜意地死在一個溫暖的所在。 
她要活下來，徹底脫離殺手組織，然後去到某個暖得熱呼呼的南方國度安享餘生。 
紊亂的真氣衝破丹田，在她五臟六腑中持續地左突右衝，任督二脈順逆交錯，似

乎離走火入魔、失神喪識之境僅差毫釐了。 
偏在此際，她頸後一涼，寒毛豎起，禦敵的本能令她硬是挺起原已搖搖欲墜的身

軀。 
眼前所見是一抹瘦小的少年身影，以她當殺手練過那一遍又一遍辨識人臉的本領，

此時的桃夭十分確定，自個兒定然曾見過對方。 
被她驀然間抬眼瞪視，少年的腳步定在原地顯得有些躊躇。 
緊繃的氛圍持續了幾息後，桃夭終於撥開腦中渾沌，搜尋出關於對方的記憶—— 
是那個被擄上雪原聖山的少年啊！ 
從北陵聖山至盛都王城何止百里，他怎會出現在此？ 
莫非一路跟著她下山，又尾隨她來到盛都？但他有何本事跟上她的腳程？ 
如今的重逢是純粹的因緣巧合抑或對方蟄伏多時……她鈍得有些嚴重的腦袋瓜

一時之間也釐不清。 
欸欸，心軟著實不好，當時既潛入魔教大開殺戒就該殺個徹底，怎麼留下他這一

條小尾巴，也許少年根本不是被擄劫上山，也許他恰是魔教中人。 
桃夭牽動嘴角冷笑無聲，指尖已暗暗摸出一根銀針，蓄勢待發之際，忽見那少年

搓著手略緊張道：「他們就要往這兒搜來了，姊姊隨我避一避吧，當日在聖山之

巔上，我、我聽了姊姊的話，取了些魔教藏在山腹中金銀珠寶，昨兒個已在盛都

中置好一個藏身處，姊姊救我脫離魔掌，如今換我來報恩，好不好？妳……妳信

我一回？」 
暗巷外傳來追兵的腳步聲，如同少年所說的，北陵君王的兵馬很快就要搜來，再

加上「百花殺」眾好手助陣，桃夭心裡清楚，再被團團圍困可就真逃不掉了。 
「過來扶我。」收起暗器，桃夭朝少年一招手，後者十分聽話地快步而來，桃夭

趁他靠近時一手按住他的脈門……探不到絲毫內力。 
她放開五指，隨即將一條臂膀搭上少年的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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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你一回，讓你報恩。」她語調雲淡風輕，實則頭重腳輕，撇開臉又嘔出一口

血。 
少年沒再多說話，只用力應了聲，扶著她果決地往另一頭小巷隱去。 
 
 
南雍王都興城，宮中的七重寶塔內。 
九天之上，九泉之下，上窮碧落下黃泉，遍虛空、遍法界，能召喚的靈能皆受他

柳鳴庵驅使，能用的術法全被他使了個遍。 
他是南雍最強的巫覡，亦是年僅十二歲的南雍國主唯一的親叔父，十年前他靈功

尚未大成，無法救下當時身為國主的兄長，而今一國之主又遭暗算，連帶輔佐幼

主治國、垂簾聽政多年的太后嫂嫂亦受難，南雍若頓失國主與輔政的王太后必然

大亂，最終那一副安邦興國的重擔必要落在他肩膀上……那就太辛苦了。 
當年他被大巫師父挑中成為巫童，他內心清楚那是擺脫不掉的宿命，乖乖認命繼

承了南雍大巫之職，可若還要他扛起一國之主的擔子……實在太欺負人。 
他寧可把命豁出去一試！ 
「噗——嘔——」 
「大巫！」兩名小侍僮異口同聲驚喚，搶步過來扶住口噴鮮血的柳鳴庵。 
柳鳴庵原是挺直背脊、盤腿坐在藺草墊上，此刻靈功一散，經脈空乏，那一股逆

天改命的咒力猛地暴湧反動，轟得他靈台大震，五臟六腑俱傷，嘔血難止。 
咒力反噬在他的預料之內。 
國主侄兒與太后嫂嫂雙雙沒了氣息，施咒者是拿命在拚，在那般強大的怨念下，

他想將離體的魂魄重新召回原本的軀殼內，再挽住生機，光要救回一人已夠吃力，

何況眼下是兩個人的三魂七魄，儘管這十年來他術法大成、靈功更加深厚，沒嘔

出個三升血怕也是不能讓兩人還魂成功。 
他勉強調息，以手勢示意兩侍僮退開，放鬆肢體任由反噬的咒力在經脈間流竄，

不強硬抵擋，畢竟以他如今這狀態無異是以卵擊石，順從地接納那股咒力反倒能

少受一些折磨。 
就算他的舉動近乎以命換命也無妨，他在意之人必須活過來！ 
此一時刻，一名中年內侍撩開祭壇後的簾子探出身來，語氣既驚且喜又似透著難

掩的懼意，急聲上報—— 
「王爺啊，太后娘娘和國主有動靜了，擱在那鼻下的細羽毛忽地飄啊飄的，顯然

有氣息兒，睫毛也開始顫動，王爺您……您……」身為太后心腹內侍的褚公公突

然說不下去，因為柳鳴庵的臉色實在太糟，加上那一大灘嘔出的鮮血，但憑他是

後宮中的老人，見過大風大浪，一時也慌得不知該如何是好。 
柳鳴庵聽聞好消息，倏地便要起身，豈料這一具肉身已不聽使喚，他最後是靠兩

名侍僮左右攙扶著才得以進到簾後。 
簾後，一大一小分別躺在兩張白玉製成的床上，太后的鳳祥宮與國主的長慶宮中

最貼身服侍主子的內侍與宮娥共六名，此時皆守在左右，有人驚疑不定，有人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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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萬分，有人驚懼交加，有人驚惶難掩，但那六張面容卻又同時流露出不可置信

的表情。 
他們不敢相信年少的國主與年僅三十出頭的太后娘娘會驀然亡故，更不敢相信已

氣息全無的一雙母子會再還魂。 
柳鳴庵撐著一口氣來到兩張白玉床之間，雙手分別搭腕把脈，目光來回留意著兩

人的呼吸和動靜，終於終於……兩人的脈象越發明顯，那顫顫輕抖的睫毛一次、

兩次、三次……終於成功掀開。 
「叔……叔父啊……」國主眨眨漂亮卻迷茫的雙眼，對上柳鳴庵那一雙專注的眼

睛，柳鳴庵心緒之激動難以言喻，但面上未顯。 
「大巫……王、王爺……」太后在此時掀開雙眸，反手握住柳鳴庵的手腕。 
巨大的喜悅當頭罩下，柳鳴庵的雙眼都快滲出淚來，他成功了！ 
設壇作法招魂引魄，接著再藏魂蓋魄，他這個南雍最強巫覡確實從陰間使者的手

中奪回了命，把亡者重新拉回人世間，阻斷陰間路。 
他不由得咧了咧嘴，不確定是否成功露出笑顏，但內心欣喜再確然不過。 
「……可還記得發生何事？」眼前景象一片扭曲，他費勁逮住殘存的丁點兒意識

詢問。 
「記得啊，好像就是……哀家回鳳祥宮的路上突如其來一頓暈眩，然後……然後

人便沒了知覺……」 
「孤也是如此啊叔父！同母后的狀態差不離，同樣是在回自個兒寢宮的路上，走

著走著就暈得不省人事！」 
兩人顯然不知自身曾離魂死去。 
柳鳴庵微笑頷首，微聲低語，「如此甚好，至少未感受恐懼或疼痛……」 
「叔父說什麼呢？孤沒聽清楚。」身為一國之主的少年仍然迷茫得很。 
柳鳴庵只道：「褚公公會向國主和太后娘娘稟報事情的來龍去脈，恕臣無禮，

臣……臣可能得睡上一會兒了……」 
當真再難支撐，柳鳴庵放鬆倒下時，眾人的驚呼聲疊成響亮聲浪，但很快他便聽

不見。 
 
 
八個月後—— 
群山連綿，層層疊疊的梯田沿著溫柔起伏的山勢開墾拓延，梯田雲嵐繚繞處種植

大片茶樹，山腰有果樹，靠近山腳的田地裡所耕種的則多為五穀雜糧等農作物。 
田裡的稻穗沉沉垂首，成片的金黃在風和日麗下舞浪，南雍的秋收時節已至，這

時節很美啊，看出去的人物和景致彷彿皆鑲著一層金粉薄輝，每一口呼吸都是暖

的，即便是秋天，拂了滿身的風溫溫涼涼，嗅不出半絲凜冽，更嗅不到那雪原聖

山之巔的血腥味。 
「咦，是逍遙酒鋪的陶老闆……陶老闆，這剛過晌午的，妳又撂下酒鋪子不管，

出來四處遛達啦？」一名瘦小的老農剛在樹下囫圇吃過午飯，歇了片刻，扛起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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簍子、提著鐮刀才要繼續勞作，卻見自家的梯田邊上有人漫步。 
今兒個來幫忙收割農作物的幾位村民聞聲亦望了來。 
一下子被那麼多雙眼睛盯著看，桃夭眉尾淡揚，笑得輕鬆自若……噢，對了，她

其實已不叫「桃夭」，如今的她有名有姓，姓「陶」，名「逍遙」，是南雍這一座

不起眼的山村裡的酒鋪女老闆。 
這小山村雖不起眼，但村名取得挺威，叫「日月村」。 
這會兒她還不及說話，另一名同樣是莊稼人打扮的大叔已開口替她答話道：「酒

鋪裡有大良子那個小掌櫃看前顧後，陶老闆自然樂得輕鬆啊。」 
大叔口中的「大良子」名叫「陶碩良」，正是八個月前救了身受重傷又遭追殺的

她的那個少年。 
她賭了一把，結果賭贏了。 
從北陵王庭出逃的那一夜，少年扶著她在錯綜複雜的暗巷中迂迴前進，竟似熟門

熟路，非常巧妙地避開每一批欲圍剿她的人馬，她最後被扶進一處再普通不過的

巷內民家，在用來儲存米糧乾貨的地窖內待了幾晚。 
少年十分有心，地窖的石板地上早已鋪妥厚厚毛毯，一旁還備上成套的軟枕和厚

被子，連裘衣也不缺，更有肉脯果脯和乾糧清水，顯然是特意為她準備好的。 
她問他姓名，少年只說自個兒名叫「碩良」，是娘親替他取的名字，他的阿娘是

遭魔教教徒擄劫上山的女子，後來娘親病逝沒給他留下姓氏，他也不知自個兒的

生父究竟是誰。 
怎麼看都能看出少年有些古怪之處，但遭重創亟需避禍療傷的她少不得他的援手，

至少她能清楚察覺他對她並無惡意，如此便好。 
「你且隨我姓吧，嗯……就姓『陶』，『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的『陶』，可

好？」她在那當下已想好往哪兒撤走，若能順利逃出生天，當然要有個能大大方

方說出的姓名，方便世間行走、天地逍遙。 
桃夭……陶逍遙——當時她腦子裡很自然地浮現出自個兒的新名字，也樂意將捏

造出來的姓氏與少年「共享」。 
而就在眾人皆以為殺手桃夭已逃出北陵之際，其實她正大隱隱於市，在北陵盛都

的小巷民家中閉門療傷，生活起居全交給少年照料。 
一個月後，盛都中再無追捕她的人馬，已恢復五成以上功力的她遂偕同少年往南

方遠走高飛，飛向一心嚮往的溫暖國度。 
……呃，老實說，不僅僅是溫暖啊，這時節還有些秋老虎發威的炎熱。 
陶逍遙輕拭額角薄汗，對著樹蔭底下的村民們又一次露笑，溫溫和和道：「那是

啊，酒鋪裡有我家大良守著自然安心，他忙他的，我自逍遙我的，如此才不負我

逍遙酒鋪的好名聲啊，各位說是不是這個理兒？」 
略頓了頓，她想起陶碩良耳提面命交代過，以姊弟相稱的兩人既要安安穩穩地窩

下來，那就得與當地村民們打好關係，融成同路人，遂又道：「咱們逍遙酒鋪昨

兒個進了隔壁杏花村的果子酒，我喝著還挺順口，各位老伯大爺、大叔大哥以及

嬸子和大娘們，等今兒個農忙結束後就過來逍遙酒鋪喝上幾兩吧，只要是咱們日

Cr
esc
en
t



月村的村民全數半價，每人還送上一大盤香瓜子吃。」 
聞言，大樹下的村民們紛紛咧嘴笑開、拊掌大樂，好幾人已相約忙完農活後要上

酒鋪吃酒嗑瓜子。 
陶逍遙與老農和大叔又聊了幾句，甫轉身欲走又被人喊住。 
過來同她說話的矮壯農婦于大娘是日月村裡的包打聽，逍遙酒鋪的那塊地和小院

子正是透過于大娘居中牽線，才能順利從遠住在興城的前任屋主手中購得。 
「陶老闆還不知道吧？」于大娘挨近過來，語氣神祕兮兮。 
沒頭沒尾的是要她知道什麼？ 
陶逍遙輕眨了眨眼，從善如流問：「怎麼了怎麼了？」 
村民們結束午休陸續起身上工，于大娘也沒時間耽誤，很快便道：「就是陶老闆

原先想一併買下的那一座屋宅，今兒個有人住進去了。說也奇怪，一直都是空著

的，固定時候有人去打掃，那些負責打掃的人口風可緊了，這麼多年來也沒能探

出丁點兒底細，突然就有人入住，妳說怪不怪？」 
陶逍遙眉心微微蹙了蹙。 
于大娘口中的那座屋宅就在逍遙酒鋪的隔壁……嗯，準確來說，應該是兩座小宅

院背對著背緊鄰，大門口一個向東一個向西，酒鋪的小後院與那座屋宅的後院僅

隔著一道石牆，那道圍牆築得甚為牢固也甚高，但落在陶逍遙眼中根本是小菜一

碟。 
她之所以想把那座無人居住的屋宅一同買下，把兩邊打通成一大間，單純是為了

安自個兒的心，後來得知無法購得，她便數次翻過那道石牆探訪裡邊，發現那座

宅院的擺設頗為清雅，桌椅床榻等傢俱皆是上好材料，後院不僅花木扶疏還有個

小橋流水的小小造景，十分有雅趣。 
那宅子確實嗅不出人間煙火味兒，她推測主人家應該是住在大城裡的富戶，習慣

城裡繁華喧囂，過不慣山村寧靜悠閒的日子，就把屋子閒置了。 
她確認無人居住，那無法買下便也罷了，但這會兒……怎有人搬進去了？ 
更嚴重的是她竟然未立即察覺，還得從旁人的口中才能得知！莫非在南國山村的

生活太逍遙，把她對危險的敏銳度和防備心都磨軟了？ 
就在她怔愣之際，于大娘忽地晃著腦袋瓜挨得更近，眨了眨眼且刻意壓低嗓聲笑

道：「跟妳說呀，那可是個身形修長、模樣挺俊俏的公子。」 
陶逍遙也跟著眨眨眼，不明就裡，「什麼？」 
「欸，就今兒個住進那座宅院的那人啊，是名年輕男子，他走下馬車進大門那時，

咱碰巧覷見了，雖僅瞧見側臉卻也能瞧出那人有張好皮相，年紀嘛……」于大娘

上上下下打量起陶逍遙，很肯定地點點頭。「年紀比陶老闆大上幾歲，如此男大

女少，外貌同妳甚是匹配……」 
話聽到這兒，陶逍遙心頭陡凜，頸後寒毛隱隱豎起。 
果不其然，于大娘在略頓了頓後，眼底掠過亮光，笑得有些意味深長，「是說啊，

陶老闆至今大齡未嫁，若有意與那位俊俏公子爺結識，成就一段姻緣，咱很樂意

替妳先上門探一探對方的家底和虛實，呵呵呵，就不知陶老闆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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